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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咋又是你？”除夕夜，临近
零点，眼看我披挂整齐地出现在岗亭
前，当班的主哨、一排排长覃国宏显得
有些诧异。

按照惯例，“跨年岗”的主哨一般由
连队干部轮流担任。而今年，由于连队
在野外驻训，值班点位多出好几个，考
虑到干部人手不足，几名老士官主动要
求跨年执勤，担任主哨。

某点位的主哨是这样安排的：晚 8
时到 10时，由我担任；之后 2小时是一
排排长覃国宏；从 0时到凌晨 2时，是三
级军士长黄天明……

说起黄天明，大家有口皆碑，他待
战士亲如兄弟，是旅里的“爱兵模
范”。然而去年这一年，黄天明的经
历却让战友们感到心疼：家属生完二
胎后身子虚弱，一直住院治疗；家属
刚出院，自己又面临晋升二级军士长
考核……考验接踵而至，压得他有点
喘不过气来。

连里本想安排黄天明春节期间休
假，可他想在新年全员全训开始前，
利用冬训时间把班里的专业训练好
好抓一抓。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连队
骨干商议，在驻训地附近帮他租了一

间房，让他爱人来队，一家人过个团
圆年。
“让黄班长好好陪陪家人，他的岗

我来站。”站完自己这班岗回到帐篷，
我叮嘱文书张盛海提前通知黄天明。
没承想刚过 11点半，张盛海跑来告诉
我，黄天明已经回到连队，正在四下寻
找哨兵装具。原来，为了让覃排长那
班哨早点回去跨年，他从住处提前赶
了过来。
“防弹背心和头盔哪去了？”正当黄

天明纳闷时，走出帐篷的我与他迎面相
遇。得知事情原委，黄天明不乐意了，
硬要我脱下装具给他：“指导员，你都站
了一班岗，不能再站了！”

眼看我“咬定青山不放松”，黄天明
转而跑去说服副哨，边说边脱他的装
具：“你们不让我站，我就在这站着等你
们回来！”眼看拗不过，我让副哨把装具
给了黄天明。穿戴好装具，他笑呵呵地
对我说：“这才对嘛。走，指导员，咱们
去站‘新年第一岗’。”

刚走上哨位，爆竹声响起。看着瞬
间被烟花点亮的山边，我心想：有这样
一群战友，连队明天一定会更好！
（段开尚、本报实习记者邓东睿整理）

把最温馨时刻留给战友
■火箭军某旅指导员 巩文渊

入夜，列车疾驰在青藏铁路上，汽
笛声不时撕扯着冬日高原的寒风。此
去过年之地，是我的第二次高原之旅。
我的丈夫潘云晶是某信息通信旅一名
连长，他的单位地处沱沱河之畔，一个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2018 年 6月，经朋友介绍，我认识
了潘云晶。我俩一个在高山雪域，一个
在豫中平原，通过手机联系慢慢熟络起
来，两颗心跨越山山水水一点点靠近。

去年春节前，正在热恋中的我决定
去看他。云晶担心我的身体受不了，当
时就拒绝了。“你在高原守了 5年，我就
去 5天，怕什么？”我开始耍性子，他这
才勉强答应了。

从老家出发，中转两次，我坐上了
驶向沱沱河的列车。路上，望着窗外的
景色，我兴奋地拿出手机，边拍照边往
抖音和朋友圈里发个不停。慢慢地，我
的兴奋转为平淡，甚至还有些担心：窗
外的草木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眼
望不到边的荒凉戈壁，他口口声声说的
美景呢？

我不停地翻看他以前发来的照片：
雪峰高耸、碧湖连天、晚霞似火……一
个个美景如画。“可能还没到地方吧。”
我开始安慰自己。

列车驶过格尔木，我有了高原反

应，胸闷、头痛接踵而至。不知过了多
久，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变得越来越清
晰。辗转 45个小时，换乘了 4种交通工
具，沱沱河站终于到了。

车门外，小站昏暗的灯光下，一个
人站得笔直。我拖着行李走下车，还
没开口，就感到头部一阵绞痛，两眼一
黑……后来才知道，我当时就栽倒在
他怀里。

第二天与大伙聊天时，我了解到，
他之前给我看的那些景色，都是夏日里
昆仑山最美的样子。高原反应缓解后，
云晶带着我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给我
讲连队的感人故事，拉着我走高原巡线
路……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一个个逆
风而行的身影，至今深深刻在我的脑海
里。

3个月前，我们结婚了。鼠年春节
将至，我决定再上高原。我怕高原，因
为担心身体吃不消；但我更向往高原，
因为有他的地方才是家。听说上级刚
刚为连队整修了营房，制氧机、电视机、
热水器等一应俱全，这个春节应该格外
温暖。
“呜……”火车的汽笛拉回了我的

思绪。窗外，远处的点点灯光依稀闪
现，我知道，云晶一定正在那里等着我。
（鲁敏、本报特约通讯员雎心阳整理）

有他的地方才是家
■某信息通信旅连长潘云晶妻子 李 霞

“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拥军春
联’，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红红火
火，人人幸福安康！”春节前夕，团领导
带着一名干事，专程来到我的老家山东
枣庄，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街坊
邻居们的热烈掌声中，将二等功喜报和
慰问金递到我的父母手里。临走前，大
家一起把春联贴在了我家门上，并送上
了新春祝福。

14 年前报名参军时，我就听说部
队会给立功官兵的家里寄送喜报，打心
里好生羡慕。入伍后，我经常在脑子里
描画自己立功受奖、载誉回乡的情景，
就是这种“原动力”，让我下定决心要在
部队干出个名堂来。

去年 3 月，我带领班组参加陆军
“工程奇兵-2019”比武竞赛。已满 33
岁的我，要跟一众比我年轻好几岁的训
练尖子同台竞技，心里除了兴奋，更多
的是忐忑与不安。

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备战集训
第一次长跑，我刚跑了 1000米，胸口就
像要炸开了一样难受，不得不在几个年
轻战友的帮助下勉强跑完全程。

退出，还是继续？一时犹豫间，我
反复告诉自己，你是班长，不拼一把，永
远不知道极限在哪里！要想不辱使命，

就得豁出性命。
从那之后，我每天坚持早起长跑、

负重训练，日复一日地跟自己较劲。比
赛当天，面对强劲的对手，我带领班组
冷静应对，团结拼搏，最终拔得头筹，团
里当即决定给我立功。走下赛场后的
第一时间，我把取得的好成绩告诉了父
母，因为我心里明白，这个消息最能让
他们开心。

这些年，我深切感受到“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正在变成现
实，家乡政府专门拿出一批事业岗位
优先保障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不断
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而且每逢重
要节日，人武部或街道都会到家里走
访慰问。我都快成了家乡的“征兵代
言人”，这不，每到征兵季，很多同乡
都会给我打电话，咨询有关拥军惠军
的政策法规。

春节前，因为工作需要，我返回了
连队，不能与父母一起过年，但这次跟
着送喜报的队伍回家就是提前团聚
了。本打算临行前给家里置办些年货，
却被父亲拦住了，他说：“这一副春联，
一张喜报，一块‘二等功臣之家’牌匾，
就是给咱家最好的年货！”

（郭洪彪、闫 飞整理）

闪亮的“二等功臣之家”
■北部战区陆军某工程维护团班长 刘 栋

新年第一天，在距离祖国万里之外
的南苏丹维和步兵营营区内，多了些红
色的点缀，大家在加强警戒之余，也不
忘给这个特殊的春节增添节日气氛。

手机铃声响了。刚刚和战友一
起完成武装护卫任务归队的我，接
通妻子武会芳打来的视频电话，她
那欢乐的笑脸，一下子充满了整个
手机屏幕。

看着妻子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满
满的幸福感里难免有些感慨，我没想到这
个春节，一家人竟用这样的方式“团圆”。

2016年 9月，我和相恋多年的女友
走入了婚姻殿堂。我们把家安在了驻
地，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回家和她团
聚。可半年后的一纸命令，我随所在单
位移防到了塞外。而此时，妻子已怀有
身孕。

不久，我又接到了赴南苏丹（瓦

乌）执行维和任务的命令。这一天，我
请假回家收拾行李，尽管妻子眼里满
是不舍，但她还是强忍泪水帮我忙里
忙外，嘴里不时说着：“家里有我呢，放
心吧，你好好工作就行……”临行前，
我与妻子特意打扮了一番，照了一张
全家福，存在了我的手机里。

时间过得真快，不到一年，我回国
了，孩子出生了，我们的两地生活顿时
增添了很多乐趣。然而，让我内疚的
是，为了照顾孩子，妻子停掉了本来收
入不菲的个体经营，舍弃了自己心爱
的工作，独自操持着这个家。

去年，由于任务需要，我被选入第6
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即将
第 4次走出国门的我，再次面临与家人
分别。此时，妻子刚生完二胎，还在坐
月子，面对我的自责，她只是淡淡地说：
“为国出征多光荣啊，家里有我呢，你注

意安全，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
离开前的那晚，妻子眼眶里泪水一

直在打转。“你这一去又是那么久，我们
再照一张全家福吧。”照片上的两个人变
成了四个人，这个家第一次如此“完整”。

出征不久，单位就围绕军人家属
就业安置和子女入学等问题，积极协
调驻地政府帮助解决。很快，当地就
出台了一些惠军政策和便利条件，大
大减轻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虽然我再一次无法与家人在春
节团聚，但通话中妻子说她很知足，
“这些天，我一直关注着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比起那些抗击疫
情的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
的呢……”看着视频中的妻儿，我悄
悄地截了屏。这下，我的手机里又多
了一张全家福。
（邹 贝、本报实习记者张旭整理）

一家人隔屏团圆
■第81集团军某旅班长 李 欣

1 月 24日，农历除夕，冬雨下个不
停。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我接到了
支援肺炎疫情防控的命令，没有二话，
匆匆收拾行囊，与家人告别。这个春
节，注定在武汉战“疫”一线度过。

这些年，从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
毒，到跟随和平方舟医院船执行任务，
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和磨练。接到命
令后，我所在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启动应急预案，连夜抽组医疗队，
准备医疗物资器材。那紧张忙碌的氛
围，就像在打仗。

直到登上飞往武汉的军机，我才有
时间打量同行的战友。他们之中，有参
加过抗击非典、抗震救灾、援非抗埃等
重大任务的老兵，也有刚入职不久的同
事。看着新同事稚嫩的脸庞，想到她们
其中大部分人要跟着我奔赴最严重疫
区的护理一线，内心难以平静：“这些孩
子是我带出去的，如果不把她们安全地
带回来，怎么向她们的父母交代……”
但我不能表现出这种担忧，只是婉转地
向她们传达着这样的信念——只要我
们医护人员无所畏惧，抗击疫情、救治
病患才有希望。

机舱里，除了引擎的轰鸣，很少有
人说话。突然，一位刚入职的文职护士
凑过来问我：“陈姐，到了前方你怕不
怕？”我想都没想，大声回答：“说实话，

在肆虐的疫情面前，每个人都会害怕，
但我们必须勇敢冲上去，因为这是军人
的职责、医护人员的职责、也是共产党
员的职责……”她用一双明亮的眸子看
着我，不停地点头。

抵达武汉后，我们医疗队根据统一
部署进驻汉口医院。队员们顾不上休
息，立即展开救治准备工作。奔忙中，
我的脑海不时闪现一个个援非抗埃的
画面，那些多年前的战斗过往，在这一
刻变得特别清晰。

作为一名 ICU护士长，我自然要承
担起重症监护病房“大管家”职责，特别
是在“红区”，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大意，
都有可能造成感染。队员们穿着封闭的
隔离服，忙里忙外筛查和收治病人，因为
不便如厕，吃喝很少，不仅体力消耗大，
精神压力更大。虽然每班只有 4个小
时，但轮换下来的每个人都累到虚脱。

这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替她们分担
什么，惟有与之并肩战斗，一起面对危
险，一起共渡难关。而这一切，才刚刚开
始。这个春节，我们必将在战斗中度过。

调整休息前，翻了翻手机，已有近
百条祝福短信。我简单地作了回复，告
诉大家各自珍重，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
胜这次疫情！
（季 莹、胡思佳、本报实习记者

张旭整理）

除夕夜，我们紧急出征
■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陈 静

过年这些天，作为营值班员的我，
都是在战位上度过的。

官兵们常说“百姓过年，军人过关。”
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组织上安排我这
个新任职不久的指导员值班，是信任，更
是考验。今年旅里担任某重大任务预备
队，因此每个营连都有随时出动的可能。

接收预先号令，发出警报信号，召
开作战会议……对于这套流程，我不
知道在心里预演了多少遍，但仍不敢
有丝毫大意。趁着空余时间，仔细对
照教材，我把旅营连三级近两年的非
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系统研习了好几
遍，加上之前单位多次组织战备拉动，
官兵在每个环节中均已形成肌肉记
忆。说实话，在这个春节值班，我的心

里很托底。
大年初一，旅作战值班室抽查战备

值班情况。从收到预先号令到全营整
装待发，用时很短。作为组织指挥者，
我心里除了自豪，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心
疼。基层连队过年，官兵其实并没有太
多奢求，就是希望我的哨声少一点，能
躺在床上多睡几个囫囵觉。

但军人为打仗而生，一想到春节结束
后旅里将要组织共同基础课目考核，连队
还有一些上等兵存在短板弱项，我抓备战
训练就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过节的每一天，大家都很充实，我
也用实际行动带头践行了我在节前教
育时的那句承诺：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
祖国戍边，为人民守岁。

身处战位，静夜沉思，我感觉最对不
起的人，就是我的妻子李娜。半年前我
们结婚，原本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的她，
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毅然辞去了公职，随
我上了高原，陪我一起戍守边关。这个
春节，我很想陪她一起到驻地走走转转，
过几天清闲的“二人世界”，但使命和职
责告诉我，自己应牢牢铆在工作岗位上。

当一个女人成为军嫂，也就理解了
军人。除夕当天，妻子来到连队，陪我
站起了“夫妻哨”。听着战士们从俱乐
部里传出的欢声笑语，望着营房前悬挂
的火红灯笼，想着远方正在战“疫”的官
兵，我的心底升腾起坚定的力量和美好
的祝福。
（王 鹏、本报记者李佳豪整理）

在战位,我们守护平安
■第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袁国程

基层部队的年，是挂在营区门口
的那盏灯笼，是散落在长条桌上的瓜
子花生，是印在边关雪野上的一行行
脚印……

对于大多数基层官兵而言，过年
更多的是坚守，“年味儿”就是“硝烟
味”，“过年状态”就是“备战状态”。他
们牵不到妻子的手，亲不到孩子的脸，
不能陪在父母身边，甚至吃不上一顿

年夜饭。
尤其这个春节，疫情突起，团圆之

时有了更多牵挂，特别是卫勤战线的
官兵闻令而动，无惧危险，主动请缨，
前往湖北抗击疫情一线。

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军
营，聚焦到普通官兵及他们的家人身
上，透过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一同感受
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鼠年春节……

这个春节，我们这样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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